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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惊喜

迁回京都后，平清盛把矛头对准了
他的一个心腹大患。当初以仁王举兵
的时候，奈良的三井寺、兴福寺这些南
都的寺院，曾经大力支持过以仁王。

平清盛下令把东福寺、东大寺、兴
福寺全部烧毁，共烧死了3500多人。
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行为。
佛教自从传入日本之后，一直非常受重
视，桓武天皇之后更是以佛教为国教。
平家的行为激起公愤，当时很多人认为
平家必然遭报应。

果然，不久报应就来了。1181年

初，平清盛的女婿高仓上皇去世。过了
一个月，平清盛也得了重病，临死时留
下遗言：“我死后，只要把源赖朝的首级
挂在我的坟前，就是最好的祭奠。”

交代完后，一代枭雄平清盛在京都
去世，享年64岁。

平清盛死后，平家进入灭亡倒计时。
给平家第一次重大打击的不是源

赖朝，而是他的一个堂兄弟源义仲。平
家派大军前来征讨，结果被源义仲杀得
片甲不留。平维盛调集各地大军十余
万，意欲一举荡平源义仲，没想到源义
仲利用夜袭，直捣平家大营，十余万大
军损失了三分之一。源义仲带领五万
大军，一路乘胜追击，直逼京都。

眼看京都不保，此时平家的主心骨
平宗盛决定带着后白河法皇和安德天
皇一同到西国避难，徐图再举。不想法
皇狡诈，早已没了踪影。他只好带着小
天皇、皇太后——也就是自己的妹妹平
德子和族人西去了。

平家撤退后，源义仲率领他的东国
武士大摇大摆进入京都。

源义仲在山沟里长大，是个不折不
扣的土老帽儿。他来到京都，看到花花
世界，觉得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他手下
的东国兵将也跟他一样粗野，进京都之
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法皇成功地逃脱平家的绑架后，万
万没想到来了个更狠的，他用尽了办
法，还是拿源义仲束手无策。源义仲还

想立以仁王的儿子做新天皇。
后白河法皇和朝中公卿十分愤

恨。他们不顾源义仲的反对，先下手为
强，抢先立了高仓天皇的另一个儿子继
位，这就是后鸟羽天皇。源义仲原本是
个粗暴武夫，谋立之事没能成功，愤恨
之余，行为更加残暴。

法皇坐卧不安，只好诱骗他出师西
国去攻打平军。

此时，源赖朝派两个弟弟源范赖、
源义经率领大军西进。源义仲与源赖
朝虽都是源氏，但早有仇恨，源义仲的
父亲就是被源赖朝的哥哥杀死的。源
赖朝耳目众多，把源义仲跟皇室之间闹
别扭的事儿打听得一清二楚，而且拿到
了后白河法皇讨伐源义仲的院宣。

源义仲讨伐西国不利，回京之后正
窝着一肚子火，又听说源赖朝起兵，怀
疑是法皇暗中指使。他一怒之下，放了
一把大火，烧了法皇住的殿堂，公开囚
禁了法皇和天皇。

源义仲众叛亲离，很快，源范赖和源
义经的大军逼近京都，源义仲仓皇应战，
一败再败，最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源范赖、源义经兄弟平定了源义仲
之后，下一步要对平家发起总攻。平家
的丧钟敲响了。

在消灭平家的战争当中，源赖朝同
父异母的九弟——九郎源义经在战斗
中大显身手。

源赖朝十分看重源义经，源义经

也不负源赖朝的厚望，消灭平氏的战斗
简直成了他的个人秀。

在源义仲灭亡之后，源范赖、源义
经兄弟各领大军杀向平氏，先后在一之
谷、屋岛和坛浦经历了三场大战。

一之谷从地形上看，南面是濑户内
海，背靠常人无法翻越、陡峭无比的山
脉；两翼地形狭窄，不利于大军发动进
攻。平家依仗强大水师，在南面部署了
坚固的防线。源氏没有水军，海战不是
平家的对手。因此，平家对自己的防线
非常有信心。

不料源义经是个战争天才，不按常
理出牌。他跟源范赖的主力分头进军，
只率70个精锐骑兵，急行军上百公里，
向一之谷背后的阵地发动奇袭。

平家认为根本不可能有人翻过这
座大山，所以没在山上布防一兵一卒。
平家军人数虽多，但是没有料到源义经
的骑兵从天而降，误以为源家大军已
至，顿时大乱。源义经乘势追杀，杀敌
无数，血流成河。这时候主力部队也赶
来跟源义经会合。平家军许多武士战
死，被割掉首级的有2000多人。

一之谷之战平家元气大伤，后经过
屋岛之战、坛浦之战，平家政权算是灰
飞烟灭了。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
日本史》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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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晓晨走到自己家门前，看到大门
上什么都没有，和其他人家的大门形成鲜
明的对比。她打开门，首先嗅到的是烟味
和一种说不清楚的霉味。她放好行李，去
楼上看了一眼，妈妈在屋里睡觉，估计是
打了通宵麻将，仍在补觉。颜晓晨轻轻
关好门，蹑手蹑脚地走下楼。她换了件
旧衣服，开始打扫卫生，忙活了两个多小
时，屋子里的那股霉味总算淡了一点。

她拿上钱，去路口的小商店买了两
斤鸡蛋，一箱方便面，一把青菜。拎着

东西回到家，妈妈已经起床了，正在刷
牙洗脸。

颜晓晨说：“妈，我买了点菜，晚上
你在家吃饭吗？”

颜妈妈呸一声吐出漱口水，淡淡地
说：“不吃！”

颜晓晨早已习惯，默默地转身进了
厨房，给自己做晚饭。

颜妈妈梳妆打扮完，拿起包准备出
门，忽然又想起什么，回头问：“有钱
吗？别告诉我你回家没带钱！”

颜晓晨拿出早准备好的500块递
给妈妈，颜妈妈一声不吭地接过钱，塞
进包里，哼着歌出了门。

颜晓晨下了一碗方便面，吃完收拾
好后，她捧着一杯热水，坐在沙发上看电
视。为了省电，客厅的灯泡瓦数很小，即
使开着灯，屋里也有些暗；沙发年头久
了，妈妈又很少收拾，一直有股霉味萦绕
在颜晓晨鼻端；屋子因为常年不见阳光，
更是阴冷，即使穿着羽绒服，都不觉得暖
和。想起昨天晚上，她和程致远两人坐
在温暖明亮的屋子里，边吃饭边聊天边
看电视的情景，觉得好不真实。

手机响了，颜晓晨看是沈侯的电
话，十分惊喜。“颜晓晨，吃过晚饭了
吗？”沈侯的声音犹如盛夏的风，隔着这
么远的距离，都让颜晓晨心里一暖。

“吃过了，你呢？”
“正在吃，你猜猜我们在吃什么？”
“猜不到！是鱼吗？”

沈侯高兴地说：“是烤鱼！我们弄
了两个炭炉，在院子里进行烧烤，配上
花雕酒，味道真是不错……”颜晓晨从
电话里，能听到嘻嘻哈哈的笑声，还有
钢琴声、歌声。

颜晓晨闭上了眼睛，听着沈侯的话
语，仿佛和他置身在同一个院子中，灯火
辉煌。虽然是一模一样的冬天，可那个
世界明亮温暖，没有挥之不去的霉味。

第二天，颜晓晨起床后，妈妈才回
来，喝了一碗她熬的粥、吃了个煮鸡蛋，
就上床睡觉了。

颜晓晨看天气很好，把被子、褥子
拿出来晒，又把所有床单、被罩都洗干
净，晾好。忙完这一切，已经是中午11
点多了，这时手机响了，是沈侯打来的。

沈侯问：“吃中午饭了没？”
“还没有。”
“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吃？”
颜晓晨张口结舌，呆呆站了一会儿，

冲到门口，往外看，却没看见沈侯。“你什么
意思？”因为过度紧张，她的声音都变了。

她走出院门再四处张望了一下，确
定沈侯不在附近，颜晓晨的心才放下了。
这时沈侯哈哈大笑，说：“好可惜！真想看
到你冲出屋子，突然看到我的表情。”

“什么意思？”
“我按照你大一时学校注册的家庭

地址找过来的，可找不到你家。”
颜晓晨的心又提了起来，结结巴巴地

说：“什么？你说……你来……你来……”

沈侯非常温柔地说：“颜晓晨，我现
在和你在同一个城市。”

颜晓晨拿着手机，站在破旧的院
子里，望着遥远的天际，突然间一切都
变了，像是跌入了一个不真实的梦境
里——天空蔚蓝如洗，江南的冬日阳光
宁静温暖，映照着斑驳的院墙，一切都
变得异常美好、温馨。

“我和堂弟一块儿开车过来的，你
家在哪里？我过去找你。”

“我这边的路不好走，你在哪里？我
去找你！”颜晓晨说着话，就向外冲，忽然
又想起什么，赶忙跑回屋里，照了下镜子，
因为要做家务，她特意穿了件旧衣服，戴
着两个袖套，头发也是随便扎了个团子。

沈侯说：“我看看……我刚经过人
民医院，哦，那边有一家麦当劳。”

“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你在麦当
劳附近等我，我大概半个小时才能到。”

“没事，你慢慢来。我们在附近转转。”
颜晓晨挂了电话，立即换衣服、梳

头。半个小时后，她赶到市内。在麦当
劳附近下了车，她正准备给沈侯打电话
时，沈侯从路边的一辆白色轿车上跳下
来，大声叫：“颜晓晨！”

颜晓晨朝他走过去，也不知道为什
么，明明早知道他在这里等着，可这一
刻，她的脸发烫，心跳加速，胡思乱想
着，既然已经没有了惊，那就是喜了吧？

（摘自《半暖时光》 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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